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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清华人：父亲庄

前鼎是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和清

华大学航空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国

机械、航空工程的发展及人才培养付出了

毕生的努力。母亲周撷清毕业于上海大

同大学，1952年到197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办公室秘书。我1938年出生在上海，是在

母亲由北平的清华南迁昆明的路上。我也

是1943年西南联大附小成立时最小的小学

生；1946年随清华返回北平，上了清华附

属成志学校；1952年，因为成志没有高

中，被保送到北京师大女附中；1955年又

被女附中保送回了清华，进入动力机械系

学习；毕业后就留校工作、生活至今。我

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受

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能亲历中华

民族复兴过程，尽力做好了自己该做的和想

做的事，这样的人生还能不满足吗？

学生时代

我从小喜欢跳舞，喜欢站在舞台上被

灯光照亮的那种感觉。进了清华以后，很

快就成为学生舞蹈队的骨干。1957年伏罗

希洛夫来华访问，5月4日中央领导同志陪

同他到中山公园参加青年联欢晚会，清

华有500多人参加。舞蹈队里跳陶尔库特

舞的五名女生穿着蒙古族服装表演，并邀

请伏罗希洛夫、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和

周总理跳舞，而第二天报上登出的照片中

唯独没有我和周总理跳舞的那一张。我妈

见我在生闷气，问明原因后她说：“周总

我选择的人生
○庄人隽（1960 届汽车）

理是管宣传的，他从来不突出自己，一定

是总理把自己的照片拿掉了。”“以后你

遇到自己可以干好的事情，你可以争着去

干，但是如果你知道别人会干得比你好，

那你就应该像周总理那样，做一个最好的

辅佐。”妈妈还告诉我，做好助手也得有

能力才行。从此，我不再热衷于表现自己，

而是努力去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

我所在的班级在校5年半，是1961年1

月毕业的，但我们提前参加了1960年夏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北京市应届大学毕业

生毕业典礼，周总理亲临讲话。他对大家

说：“北京的大学生，你们是万里挑一的

幸运儿，今天你们要毕业了，你们应该感

谢谁呢？”还没等我们想出答案，总理就

明确地告诉我们：“你们必须感谢你们的

同龄人，他们没能上大学，他们去种地、

去做工、去建设国家，是他们在供养大学

生。你们要为他们也能够获得美好的生

1947 年在清华大学新林院 23 号门前全家

福。前排左起：庄人隽、庄人遴、庄人望，后

排左起：庄前鼎、庄人蘧、周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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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为他们的子女也有机会上大学去努力

奋斗！”这振聋发聩的话让我明白了“人

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理，成为我一生

努力工作的动力。

“文革”时期

我在1966年初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

员。“文革”开始后停了课，我就和农用

机电专业的一些学生一起去上庄收稻子。

8月底回到学校，发现老师和学生大多离

开北京外出大串联去了，而全国各地的红

卫兵像潮水般来到北京，来到清华。我在

学校里和两位复员军人——膳食科的党支

部书记大崔与汽车队的党支部书记单章

汉，还有刘绍棠教授的夫人，她当时是学

校财务处的老师，一起负责在主楼接待外

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后来，周总理还接

见了我们，他说：“办公厅告诉我，清

华在两个半月里接待了十万红卫兵，感谢

你们帮了国务院大忙，那么多红卫兵涌进

北京，如果没有你们的接待工作，那就真

会有麻烦了。”我们也借机汇报了学校里

的情况：原来的干部都被打倒了，夺了

权的造反派又全都跑出去，我们担心乱

了套。总理问：“那你们是怎么出来搞接

待的？”两位党支部书记敬了一个军礼，

说：“我们看见红头文件，就自己站出来

了，我们是复转军人！”我说：“我是共

产党员！”周总理笑了：“那怕什么呢，

不是还有你们吗？”周总理的这次鼓励更

让我坚定了一个信念：任何事情只要看准

了是有意义而自己又能出一把力的，那就

站出来主动去干吧。

在工军宣队管理清华时期，有一次我

带学生去中科院情报所查阅资料，有几位

男同学把资料带回了学校。我得知后立即

找到那几位同学开了党小组会，然后带他

们去情报所归还资料和道歉。没想到这

件事被迟群知道了，他指责我给工农兵学

员脸上抹了黑。我说：“难道应该放任他

们偷拿资料？”迟群说：“拿资料不能算

偷。”我说：“那是孔乙己说的呀。”迟

群大概根本不知道孔乙己是谁，怒称：“谁

说了也不算！”这次谈话之后不几天，领导

就让我“自愿申请”再去大兴农场了。

我之前已经去过一年，但这次被定为

农场编制。对这一明摆着是“放逐”的待

遇，我没有在意，还是秉持一贯的人生态

度：只要我认为有意义而自己又干得成的

事情，我都主动地去干而且干好。1977年

10月“四人帮”倒台，开始“拨乱反正”

了。1979年清华把团河农场归还北京卫戍

区，我才回到了学校。

为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贡献力量

1979年后，由于多次带学生去二汽进

行生产实习，我了解到EQ6100汽油机有

一个质量问题：第5、6缸活塞顶常出现烧

蚀，明显是各缸工作状态差别很大而原因

待查。当时我所在的内燃机教研组大部分
1956 年庄人隽（右）与清华舞蹈男队队

员一起跳鄂尔多斯舞（摄于北大图书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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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搞柴油机领域研究，没人过问汽油

机，爱人黄实和我就主动揽下了这件事。

从1983年起连续与二汽签了4次合作研究

协议，先后有四届10名毕业班学生参与，

陆续对EQ6100各缸进气量和空燃比、燃

烧过程、缸壁温度、冷却水流等各方面情

况进行了细致的测试和分析，逐一查明了

导致活塞过热烧蚀的情况。最后经过改造

证实，只需做几个小的改进便可解决问

题，还节省了材料和返修费用。二汽对此

非常满意，我们也与他们建立了信任和友

谊——1988年黄实被指派为清华汽研所的

基建进行工艺设计时，他到二汽取经，熊

宪龄校友就提供了二汽三区实验室全套基

建图纸，还陪他到一区、二区实验室仔细

参观。经验教训黄实记了一本，最后提出

的实验室方案广受各方好评。1990年汽研

所基建因经费中断而停工时，二汽的掌门

人陈清泰和马跃又慷慨支援了100万元。

1984年，北京某单位得到一辆电控化

油器的凯迪拉克轿车，因无人会修便送到

了清华汽车队，找黄实去修车。这是我们

第一次接触电控发动机技术，当时有些不

清楚的问题我曾向在美国开汽车修理厂的

堂兄庄人亮请教。1985年9月底，庄人亮

回国探亲时带来了凯迪拉克轿车的维修资

料和专用工具。10月5日，在他临回美国

之前，黄实、袁大宏和我到他住的饭店和

他长谈了五个小时。他不仅告诉我们没有

专用设备和修理资质不能修车上的电控双

腔化油器，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在美欧和

日本，电控双腔化油器已被只用一个喷油

器供油的电控单点喷射系统所取代，而且

西方各国还在开发性能更好、排放量更低

的电控多点汽油喷射系统。他建议我们跳

过电控化油器，直接研究电控汽油喷射发

动机，并且从电喷车修理开始来了解和熟

悉电控喷油系统。

此后几年我们修了一些单位直接进口

的高档电喷车，包括美国大使馆的汽车，

都是当时没人会修而找上清华的，取得的

经验和随车资料对于我们1987年至1990年

间顺利完成BJ213吉普发动机改造为单点

汽油喷射发动机的北京市重点科研项目和

二汽EQ6100改造为电控喷油发动机项目

很有帮助。1989年8月，我和王绍 由庄

人亮邀请和出资去了一趟美国。回国时带

回了从拆车场买的几十个还可用的质量空

气流量计、绝对压力传感器等，却没有买

什么私人生活用品。过北京海关时，关员

很奇怪地问：“没有别的了？”我们让他

看了拆车场开出的发票，总计不到1000美

元（如果是新件，价值超过一万美元），

他请示关长后直接放行了。带回的这些零

配件就成了教学用的样品，也为以后自己

组装系统和自制测试设备准备了原器件。

在我们回国后不久，庄人亮买了一

辆刚跑了不到1万公里被追尾的新别克轿

车，把发动机变速箱总成和全部电子控制

庄人隽老师全家福。左起：长媳蒋勤、长

子黄承延、黄实、次子黄晓虎、庄人隽（摄于

199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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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带着线束及电脑拆出来打包装箱，取

名为“电子控制动力系统”，由华航经香

港空运到北京。这台发动机是单点喷射

的，而且就是北京内燃机总厂引进的一种

化油器式发动机的改进型。我们把它安装

在一台自制的活动机架上就可以用它拖动

发动机了。就是利用这个电子控制动力系

统和相关资料，我们不仅帮助中汽公司研

发出了车用电脑开发装置、工况模拟器和

各种电控系统零部件的检测装置，打破了

美方的垄断，而且还帮助他们查出进口的

这批车辆被美方使了坏，并向对方成功索

赔。这件事更激起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掌握

自主开发电控汽油发动机的信念，最终在

1997年以后的二汽EQ491i电控发动机的

开发项目中全面实现。

1993年，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要着手

建立国产润滑油评价体系时来找我们协

助。在处理“低温油泥”（北方低温环境

下）情况时，由于每次测油泥厚度和采集

油泥样本都需要当地修理厂帮忙拆解气门

室罩，正好我从1989年开始就为中国汽车

维修行业协会组织的多个培训班讲授过电

控发动机的维修，结识了一些地方汽修厂

的厂长和技师，我就给大连汽修厂的一位

厂长打电话求助。他答应帮忙，条件是学

校要派人过去帮他们把一辆不好修的美国

电喷车修好。于是1995年初，余平和芶仲

醛两位毕业班同学过去帮助修好了车后，

厂长联系了大庆、哈尔滨等地的修理厂，

完成了从大连到大庆、哈尔滨再回大连、

北京的几十次取样，参照石科院黄来勇研

究员关于油品评定的一些论文，详尽分析

了低温油泥形成的条件和过程，在他们的

毕业论文中提出了对于“低温行车试验方

案”的建议，这份建议被石科院原样采

用了。除此之外，石化系统还提供了试验

用的燃料、润滑油等耗材，以及38万元项

目费。这笔费用恰好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

急，全部花在购置汽研所四个试验间的设

备上了。令我最感动的是，1996年初，石

科院得知黄实得了肺癌，又主动补送了一

个4万元的合作项目合同。这笔钱也用做

了科研经费。而我们和石油行业在此项合

作中形成的互信关系则延续长远，后来双

方还有多次合作。

1994、1995年，黄实开始考虑“九五”

期间能做些什么，他首先想到两件事。一

是针对我国控制汽车尾气污染的迫切需求

研究汽油机三效催化转化器性能的实验评

价问题，为此黄实和环境系郝吉明与傅

立新、材料系黄勇等共同起草了一份申报

“九五”环保科技攻关项目的报告，申请

的经费中原定给汽车系40万元建催化器性

能评价试验台。二是争取黄刚以EQ491发

动机改造成为电控汽油喷射发动机为课题

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黄刚是内燃机专业

的1990年毕业生，当年我们支持他毕业后

先到二汽发动机厂（49厂）工作，同时保

留清华硕士生学籍。而由于他表现出色，

厂里有意让他进领导班子，颇有不放他读

研之势。我们认为49厂需要革新其EQ491

产品，而且应该针对排放法规加严的新形

势，自行对产品发动机进行改造。因此我

替黄实专程到49厂找厂领导和黄刚面谈，

在黄刚不脱离49厂工作的前提下（工学硕

士改为工程硕士），厂领导欣然同意让黄

刚1995年秋返校读一年学位课程，然后

回49厂边工作边做EQ491改电喷的研究课

题，并委派49厂党委王广畔书记担任厂

方导师，还为此给了学校30万元经费。

1995年9月底，黄实确诊得了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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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住院治疗，三系联

合申请的“九五”环保项目1996年获准立

项后就没有汽车系的份了。因此，王建昕

来校后开始“催化器快速老化及性能检测

试验台”建立工作，初期经费只有回国人

员基金4万元和中汽公司给的2万预研费，

后来全靠代其他单位做检测服务一步步解

决。黄实在病床上非常关心，但他能做的

只是趁着张凤昌副校长和校工会主席刘泰

到医院探望之机，敦促学校赶紧从北京内

燃机总厂调入一位他认为“既肯拼命干又

很能干”的实验师肖建华做王建昕的帮

手。我自己在黄实住院期间需要去陪护，

每天在医院和学校之间来回奔走，在完成

教学任务的同时，充当了黄实和王建昕之

间的联系人。直到这时我才真正全面了解

了前面说的黄实的想法和计划，参与了催

化器性能试验台的建设，接替黄实担任黄

刚的硕士生导师。1998年3月黄实去世，

我也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作为王建昕课题

组的返聘人员继续工作直到2012年。 

1997年，二汽49厂组织了一个由黄刚

负责的团队（包括1992年毕业的王勇）与

学校合作开展EQ491发动机的电控改造工

作。王建昕和我认为，只需调整催化剂

的高效转化条件，就可以使电控发动机

匹配达到既能低排放又能节油的特性。

这个问题提给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得

到了成功解决。然后我就去找了美国通

用德尔福公司的北京技术总监（他来自

台湾，认识庄人亮），说了我们准备自行

给EQ491配置电控系统和做匹配标定，希

望用德尔福公司给台湾“中华”轿车的车

用电脑和软件来进行工作。期间，我做了

详细的阐述。那位技术总监看到我们什么

都很明白，就痛快地同意提供“中华”轿

车的全套电脑软件，但只许使用，不许出

售。就这样，在王建昕的组织调配和49厂

的全力支持下，围绕着黄刚的硕士研究生

课题先后安排了七八个毕业设计和硕博研

究生课题，最终完成了“EQ491i电喷汽

油机开发与应用”项目，成为当时国内唯

一一个自主改变控制策略而全面独立完成

的汽油发动机电控改造和整车匹配标定项

目，尾气排放和动力性和经济性指标都相

当好，获得了2003年的汽车工业科技进步

三等奖。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打开了49

厂产品销路，时任东风公司总经理的苗圩

（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曾亲自

对我说这个项目“救活了一个厂”，并对

以一个研究生课题和较少花费就搞成了这

件事大为赞许。

我写的这些陈年往事，概括起来，就

是我在前辈们的教育下选择了服务于社会

的人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只尽力去做

好各种境遇下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我乐于

助人也常得人助，因此我活得自在、心

安、健康长乐。每个人的能力和贡献是有

差别的，外部环境和机遇也有很大影响，

但只要尽力而为就不枉此生。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日，庄人隽（左）

在人民大会堂门前和弟子黄刚合影


